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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集松花集松花集松花集 (选选选选)    
    

作者: 舒寒冰 

    

    

    
写作如做爱，要讲究角度、深度、力

度，要变化多姿，充满激情，要有持

久的冲击力，要找到 G 点。 

 

舒寒冰, 白云阁笔记白云阁笔记白云阁笔记白云阁笔记(83)(83)(83)(83)    

    

    

    

    

秋老虎秋老虎秋老虎秋老虎 
 

网友荷苑花开写了一篇趣文《五指掐死“第三者”》。大意是：第三者先在帐外

偷窥，喘息嗡嗡，明显急促。妇人感到危险，大丈夫却颇有雅量，容得下这有分寸的

骚扰，依然鼾睡。第三者终于在男的睡熟之后，钻进帐内，“武器”插进了妇人体

中，令她痛痒难耐。大丈夫本在半寐之中，怒起，用五指硬生生地将“第三者”掐

死。  

“第三者”是一只贪荤的蚊子。这故事有警示意义。蚊子在这里只是一个噱头，

要告诫的是那些好色的花蝴蝶和蜜蜂子。虽然进入开放的 21 世纪了，但有些花仍然很

纯很刚烈，护花使者的九阴白骨爪非常厉害。不要为那一时骚动，误了卿卿性命。 

对蚊子的秉性，不要我在这里泼口水，大家都明白。昨晚一家人在院子里散步，

儿子被它咬了一身凸（bao），心中非常地不平衡，在天地间大声地质问：“为什么蚊

子专咬我一人，老爸那么胖乎乎的，血比我多，为什么不咬他？”这样的不平，很有

道理，能让人联想起许多欺小怕大的历史和现实来。 

蚊子为什么不咬我呢？苦苦思考，得出两条原因：其一，我长期喝酒吃肉，体内

酒精和血脂的浓度都很高，蚊子吸我的血会得酒精肝和高血脂；其二，我漂在江湖上

久了，风雨烈日和明枪暗箭经历多了，皮肉练得十分的厚，喜欢傍老头的小蚊子咬不

动我，咬得动的又是“老蚊吃嫩血”，看不上我。 

其实，荷苑花开笔下的伟丈夫也算艺高胆大，因为他掐死的“第三者”，到秋天

后有一个十分威风的名号——“秋老虎”。（注：我们家乡俗语中，“秋老虎”有两

种意思，早秋庞大的蚊子和闷热的天气。）“秋老虎”毕竟不是前些日子里窝囊透顶

的“周老虎”，竟被五指掐死，比起功夫来，这人算得武松的师兄。呵呵。 

反正，那样凶狠庞大的蚊子，咬了我的宝贝儿子，他是只有抢天呼地叫不平的份

了。谁叫人家是“秋老虎”或者即将成为“秋老虎”的厉害角色呢？ 

前几年就以这个名字写了一手戏谑味道浓的小诗，抄录如下，与本文主题无关。 



 2 

秋老虎秋老虎秋老虎秋老虎    

——在我的家乡在我的家乡在我的家乡在我的家乡，，，，称入秋的蚊子为秋老虎称入秋的蚊子为秋老虎称入秋的蚊子为秋老虎称入秋的蚊子为秋老虎。。。。 

 
你和孤独联手 
从一切暗的角落 
向我袭来 不声不响 
 
为什么一到秋天 
曾经温柔的你 
就变成了老虎呢 
在那栀子花开的夏夜 
一切是多么美好 
我摇扇子  你跳舞 
我数星星  你唱歌 
轻轻咬我一口 
心和梦  微微痒 
 
为什么就变成了 
令人恐怖的 
嗜血老虎呢？ 
还有曾经那样美丽的 
孤独  你我的朋友  
也变成一只阴冷 
而饥饿的狼 
 
在无情岁月的侵蚀下 
我有没有变呢？ 
除了皮肤刀枪难入 
除了血管流动沧桑 

2008-7-28 
 
 

蛤蟆石蛤蟆石蛤蟆石蛤蟆石 
 

我对癞蛤蟆的厌恶与生俱来，在我心中，它是丑的集大成者，看到它就恶心，如

果没有思想准备，谁冷不丁地说癞蛤蟆三个字，我会本能地反胃。 

很小的时候，看到一塘蛤蟆在开会，呱呱呱呱地争着发言，比看到一池塘会说话

的牛屎还难受，从此我就厌恶开会，直到今天。 

又一次，看到路上碾死一只蛤蟆，那死相实在太难看，连苍蝇都躲得远远的，从

此，我对苍蝇也有了一些好感。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天上掉下来一只受伤的天鹅，许多人在田野里追逐，最终肉

被一家人吃了，从此我看到那家人，就躲得远远的，觉得他们是癞蛤蟆的表亲，虽然

长得象人样，但本质上还是癞蛤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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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癞蛤蟆的厌恶其实纯粹是感官的，毫无理性可言，有人说癞蛤蟆吃害虫，是

人类的朋友，我想假如哪天癞蛤蟆真地挤到我身边要和我握手，我情愿不做人，做一

只麻雀都可以，飞得远远的。 

暴雨节期间，院子门口每天晚上都有一两只癞蛤蟆守着，害得我每晚散步从那过

时都要捂着肚子，否则吃下去的东西会吐出来。忽然，有一晚，一只汽车的轮子碾

过，看热闹的人一声惊呼！结果呢，那蛤蟆安然无恙，有人拿来电筒一照，哪是什么

蛤蟆，是一块癞蛤蟆一样的石头。 

我愤怒地问石头：“演戏就演戏，为什么好不演，歹不演，要演一只癞蛤蟆？” 

蛤蟆石委屈地说：“石头城在庆祝建城一万年，排一出大戏。因为我长了一个蛤

蟆肚子，他们非要我演贪石，就象你们人类和绅那样的东西。我誓死不从，它们就罚

我做癞蛤蟆。” 

这是一块有骨气的石头，宁可做蛤蟆，也不做贪官。 

在它眼里，蛤蟆比贪官要漂亮很多。 

但石头终归顽冥不化，不像我们伟大的人类。假如抽样调查人类：“情愿做贪

官，还是做蛤蟆？”我保证百分之百都会说，当然做贪官。 
 

 
躲在破胃里躲在破胃里躲在破胃里躲在破胃里 

    

时光是把刀，刀刀逼人老。 

今年来，分外感到这刀子的锋利与无情，刀光照心，杀人不见血。神秘的刀客，

从来不露面，却又无处不在的晃悠，象光下鬼魅般的影子，象黑夜里瑟瑟的心跳。 

网友高山那天忽然在论坛上发骚：“转眼我都三十多岁了哎！”就那一句，突兀

地悬在那，像一枝徐娘半老的桃花，引来蜂蝶无数，开了一个伤春的舞会。热热闹闹

的回帖，很那么回事情。 

高山是我今年才认识的小弟弟。自己在一家大医院里做行政管理，还兼职开了一

家信息公司。志趣相投，我们联手创办了本地最大的新闻网站，为此，一起无数次地

加班熬夜。他是一个彻底的工作狂，为了激情与梦想，不断地透支生命。 

只有珍惜梦想的人，才真正地珍惜时光。对许多为梦想旅行的人而言，时光是存

折上总也不够花的钱。远方之外，是更远的远方。而时光的存折上，供不起豪华远游

的路费。 

在看到高山那个帖子时，第一感觉是嘴里酸溜溜的，很想回帖去调侃他一下，但

随即舌头上一片苦涩，我惊觉到岁月的味道。 

几年前写个一篇随感，其中有这么一段：“假如生命不堪重负，必须扔掉一些东

西，顺序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贪婪与狂躁，多余的钱财，浮名，无法实现的理

想……保持生命的轻盈与透明，只留下健康、爱与善良。” 

当时写这话，也感觉到口中酸。今天再看，也感到舌头苦。 

医生曾说舌头苦的原因是患了严重的胃病。 

蓦然明白，岁月就是一个尝尽百味而全面溃疡的胃。 

今年，第三个本命年，我的生命不堪重负，身体每况愈下，但我仍掉了一些什么

呢？没有——我仍然生活毫无规律，仍然浮躁贪婪，仍然激情满怀，更加热爱浮名，

更加喜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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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给我开了大包大包治胃的中药，并叮嘱我：戒酒，禁辣，忌酸。夏日炎炎，

别人豪饮啤酒，我豪饮中药，比黄连还苦的中药。 

热情的酒友们见我胃上挂了免战牌，一番喋喋不休的叫阵后，悻悻地说：“舒寒

冰，你等着，好了再喝，看你还能在那只破胃里躲多久？” 

这话真有诗意。如果可能，我愿意后半生一直躲在破胃里。就像小时候看到的家

乡那些老人，从秋末开始，就躲进了一件破棉袄里。那些老人，大多长寿。 

金庸小说里那些丐帮的大佬们，躲在一件件破衣衫里，即使武功盖世，也向岁 月
保持着乞讨的姿态。 

看我这人，今年写文章，总是跑题，象千疮百孔的老水库，总是关不住乱跑的

水。 

修补一下漏洞，回到时光和梦想的主题上来。 

昨夜两更时分，和老朋友苏东坡在松花居喝酒，（瞧我，楞伤身体，不伤感情，

胃都那样了，还陪老头子喝酒。一般人劝我是不喝，谁叫老头子是我最好的朋友

呢。）微醺，一起漫游。“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
木末。意谓如何得到。”我的胃痛又犯了。东坡“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我
大喜，遂与他坐在大石头上聊天到天明。 

我的书房，曰松花居，在五楼，临窗有松坡，春来松花入梦。松坡之上，有松风

亭。苏东坡住地离我不远，散步只需走一千年。我们经常酒后登亭，却一次也没上去

过。 

（2008 年 7 月 26 日下午） 

 


